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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寅虎仲夏以来，天气越来越热，气温由十六
七摄氏度上升到三十七八摄氏度，不可遏止……

赤日炎炎，无雨无风，人们觉得燥热、困
闷、慵懒，想要寻找解脱。

出去走走，找个凉爽之地，休闲、旅游，亦
或住两晚也行……

上班族有些无奈，只能周末再说；
退休族在互相鼓动之下，心动不如行动，

说走就走。
5月1日，到金秀木达木弄旅游度假区（简

称“木达木弄”）打卡。“木达木弄”，一个新的网
红名词，它以火的速度蹿红、扩散，人们甚至还
没有懂得它是什么。

“木达木弄”者，乃金秀盘瑶语“你来你好”
的译音也，是金秀瑶族礼仪中的常用的惯语。

谁说瑶族愚俗不化，一句“木达木弄”，蕴
含着多少文明的道理。

打造这个木达木弄度假区的创作者，是名
不见经传的金秀盘瑶族农民工庞贵甫、庞文强
父子。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用到这里再
恰当不过！

木达木弄占地面积不到500亩，一张照片
可让全部内容同框，是个集旅游、度假、休闲、
娱乐、挑战、探险于一身的微缩景观。

古人云：仁者爱山、智者乐水。这里本就
在大山中，举目四望，无不是山，远近高低各不
同。唯独这里的水有点嚼头：它不过是一条小
溪流过的峡谷，峡谷上下两端比较开阔，各有
三、四千平方米。景区整体轮廓就像瑶族的黄
泥鼓，中间狭长，两头似喇叭。溪水流量正常
每秒一两个立方米，落差20米。在落差中有
两个相连的似酒瓮又似葫芦的水潭，群山掩
映，潭水清幽，还曾有过神鬼的传说，原是无人
敢靠近的。然而，创作者首先看中的就是这
里。

所谓山水风光，山和水是不可或缺的。落
差中的两个深潭，正是景点的点睛之笔，它幽
深、形异，可看而不可探。创作者在深潭的上
下两端修造了五座形态各异的桥，有拱桥、吊
桥和风雨桥，一条曲径绕两潭通幽。曲径两
边，高远的是青山绿树，低近的是潺潺流水，或
轻歌吟唱、或雨雾喷洒，陡壁间点缀着几间小
木屋，更高出一点的地方建有几个休闲观光的

亭台楼阁和檐廊，都恰到好处地或立或靠在山
崖石壁上，各个建筑间有步道和桥梁相连。

上下两处水上娱乐场，是大人小孩的乐
园，正在被分阶段打造成理想的水上娱乐场，
目前上方已安装了一些攀爬器具，每天都有大
人、小孩在呼朋引伴；木达木弄桥下，有专供小
孩嬉戏的梯级游泳池，各个泳池形状、大小、深
浅不一，到此能忍住不下水的儿童，几乎没
有。曾有一群柳州来的红裙女郎，见水则喜，
齐齐带妆涌入水中；下方的游乐场尚未完善，
20米宽的瀑布和一条晃荡的吊桥，直把游客
惊呼叫绝，试身手的、拍照的，你方唱罢我登
场，好不热闹。

说到拍照，虽说可以全景同框，但那是远
照，不得要领。想留下倩影，可作背景的地方
比比皆是。不但可以移步换景，甚至可以选定
一个位置，站向四周，都可以拍到背景独特的
靓照。

游了地面的景致，当你坐下来休息的时
候，偶然间抬起头看看天空，你会发现三条共
645米长的高空走道犹如三条彩虹，呈三角形
状横跨于木达木弄上空，最高处距水面70多
米，看着都胆寒，但却有不少青年才俊，如履平
地般地在上面行走。

如此的微缩景观甚是少见，用“小巧玲珑”
“精致雅观”“别出心裁”“赏心悦目”等词语形
容不为过也。

木达木弄一经面世，即刻就持续地“上
火”，游客络绎不绝、比肩接踵。特别是进入七
月以来，每天的旅游车接龙般地从广西各地驶
来，最多时达 5000多人，造成一票难求的局
面，以致县城的游客服务中心不得不发出“木
达木弄旅游度假区游客量每天都达景区最大
承载量，建议大家提前联系咨询，合理安排时
间，错峰出行”的温馨提示。

金秀在“十三五”期间先后斩获了“中国天
然氧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森林旅
游示范县”“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

“中国长寿之乡”等荣誉，游客满意度连续几年
在广西名列第一。

敬爱的游客别犯急，金秀不只有木达木弄
旅游度假区，还有圣堂山景区、圣堂湖景区、青
山瀑布景区、银杉公园景区、古杉沟景区、六段
民俗村……金秀全域皆木达木弄，放心来吧！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一
印象很重要，人如此，一个地
方也是如此。每到一个地方，
不只是认识这个地方，也是开
始和这个地方有了交往。人
与人的交往贵在知，人与地方
的交往也同样贵在知。知，方
能有交往的持续性；知，方能
让一个人保持长久的视角，不
断关注，不断深入。

我到来宾时间短暂，只能
说是初识。如果一定要往深
里说，那也只能说是小识。

既然是小识，也就只能是
目之所及，耳之所闻，以及见
闻之外的一点思想——这点
思想，也是未经时间实践验证
的思想，肯定有着陋见、偏见，
狭隘之见，挂一漏万。尽管如

此，却也还是心有所悦，有所感动，不吐不快。最
直观的莫过于公园中萦绕的歌声。

有了赏心悦目之事，有了自得欢快之情，手
之舞之不足，足之蹈之不足，最好就是以声传情
了。

只要走向来宾的任何一个公园，老远的距
离，你就能听到隔着丛丛树木传来的歌声，有男
有女，各有其声，其声又各有其调。声音高的，响
遏天空；声音低的，有如切切私情。有抑制不住
的幸福感，有无法隐藏的倾诉感，有渴望人知的
自豪感，有自得其乐的满足感。真的是可感可知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派气象。

及至踏进公园，更是眼界大开：那放声歌唱
的并不是洋溢激情的青年，也不是青春妙龄的少
女，而是一群一群的顶着白发的男男女女。别看
他们头顶白发，面庞并不因白发而显出苍老，身
板也不因白发而显出伛偻，倒是看上去精神矍
铄，一派满足快乐。他们自我组合，自备音响话
筒，自备曲谱曲目，你方唱罢我登场，可以整整一
个早晨都不闲着，在他们不断传递话筒的过程
中，在不间断的歌声里，你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
它们的热烈，他们的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祝福，对
自身快乐的期许。他们总是那么和睦，谁唱的走
调了，没有人嘲笑，没有人抱怨，有的只是耐心的
纠正，细心地学习，等待的只是拍手叫好。每走
一处，都会碰到一群唱歌的人。处处歌声里透出
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和幸福，是人们内在精神
的外在释放，是人们抑制不住的情感的外在宣
泄。

歌声里有着人们的内心世界。
青年人呢？他们有着他们的方式，在公园，

他们把歌唱留给老年人，他们更多的时候是随着
音乐跳起街舞。他们是另一种热烈，身体的热烈
伴随着音乐节奏的热烈，跳起来旋转起来，不只
是手脚并用，整个身体起起伏伏，宛若不息的波
涛。他们也有兴致吼上几嗓子，比那些头顶白发
的人，他们的歌唱得更随心所欲，更无所顾忌，也
更心满意得。

歌声袅袅，阵阵悦耳，歌声飘飘，余音不绝。
歌声，应该是来宾人对自己生活的诠释。我曾到
过许多地方，那许多地方，广场舞占主导，也许有
唱歌的人，但我没有看到过。只有在来宾，我远距
离听到了，我近距离看到了，我也被歌声迷住了。

走马观花，举一废百，但这印象已经让我觉
得这里是一个值得相守的地方。

雨后的夜晚，校园特别宁静，学生尚
在晚修，教学楼一片灯火通明。我趁着课
间小憩，到校园西南角走一走，因为那里
有一块别致的书香湖。

书香湖东西北三面是教工宿舍，南面
是围墙，方方正正，面积大约 1600 平方
米，湖四周地面部分已用水泥彻成坚固的
墙体，高出地面以下部分则采用不锈钢做
栏杆，湖心建了一个红色的亭台，有圆桌
有靠椅，可站可坐。从东西北三面皆有石
桥抵达湖心亭，桥是路，路是桥，曲径通
幽，回环雅致。所以在亭下读书赏景者既
有耄耋之年的老职工，又有青春勃发的青
年学生。书香湖，朝与暮，春与夏，一年四
季，丽影绰绰，留恋忘返者，有的为赏景，
有的为悦读，有的为静心。而我，是为一
场重逢的惊喜，是为一个从未启齿的秘
密。

时光回溯到 1985年，那年我初中毕
业，并以优异成绩考上当时的来宾县一
中，心中充满荣光与自信。彼时的学校虽
然简陋，却弥漫着浓溢的书香，每一位学
子都怀揣强烈的大学梦，只争朝夕，而教
师们看到学生如此勤苦用功，教学上干劲
十足，你追我赶，教风学风都是一流的，来

宾一中也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而我
读高中的快乐仅仅一个月便戛然而止。
当我在第三个周末回家要生活费之时，我
才知道我的两个妹妹已经辍学回家看牛
了，她们才读到小学二三年级。那个周末
的傍晚，看着妹妹瘦小的身影与高大的水
牛踏着暮色归来，我内心无比酸楚，不能
自持。妹妹高兴地喊：“哥哥回来咯哥哥
回来咯。”而我却低低的回应：“回来了，回
来了。”那一夜，我彻夜难眠。因为家庭贫
困，在子女众多的家庭，送一个人读高中，
其他人就要作出牺牲，辍学回家务农，减
轻负担，这是无奈又无助的选择，毕竟那
个年代的我，家庭贫穷到吃饭都成问题，
梦想又从何谈起。

回校后我心不在焉，神不守舍，晚上
常常独自一人到校园西南角的鱼塘边徘
徊。少年已知愁滋味，如果因为我来读高
中，妹妹尚在童年就必须辍学回家，这份
亏欠恐怕让我一世不得安宁。经过一段
时间的煎熬，我未经和家人商量就做出了
一个抉择，我悄悄地离开了一中，短暂的
高中生活并未留下太多的印记，而鱼塘边
悦耳的蛙鸣皎洁的月影却清晰地留在我
的记忆里。

我继续回到初中补习，后来考上了师
范学校，二十岁参加了工作。工作的第一
站是偏僻的大里乡，第二学期便带着弟弟
妹妹随身读书，直到他们初中毕业。尔
后，我也从大里调回正龙的学校，又从学
校调到机关，再从机关返回学校，几度辗
转，经历了四五个单位和岗位，时间却已
飞逝了三十六个春秋。我从少年走到中
年，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顺境逆境，悲喜
哀愁，人生况味化成一杯茶，或浓或淡；化
成几行诗，藏在慢慢发黄的日记里。

时至 2020年，原来宾一中迁出老城
区，旧址变成了来宾市第十四中学，我有
幸成为十四中的第一批教师。当年四周
茅草丛生的鱼塘早已华丽转身，成了宁静
清幽的书香湖。我得以与书香湖阔别重
逢。如今的书香湖亮丽多了，四周浓荫如
盖，倒影婀娜，湖中鲤鱼肥壮，悠闲自在，
时有蝉声入耳，更觉此地清幽，令人心旷
神怡。

我时常徜徉在书香湖畔，回想走过许
多坎坷不平的路，经历许多酸甜苦辣的
事，庆幸自己“归来依旧少年心”，无论怎
样的际遇，都不曾磨灭我对书籍的迷恋，
对生活的热爱。

书 香 湖
韦奋飞

李叔的铁匠铺是用泥砖搭砌的棚子，棚子极为简陋。靠
北墙是风箱和火炉，火炉边是一米左右高的铁砧，铁砧旁是冷
水缸，用来给铁器淬火的。缸边摆着大锤、二锤、手锤，还有各
种圆的、尖的，叫不出名字的钳子。东面墙有一个立柜，陈列
着乡里乡亲预定的打磨好的农具：镰刀、菜刀、犁、耙、钩……
亮铮铮、明晃晃，能照见人影。南面墙朝着路面，一个敞口厅
的大门，左边有一个案板，上面摆放着待售的铁器成品，如犁、
耙、锄、镐、镰等农具产品，菜刀、锅铲、刨刀、剪刀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如门环、泡钉、门插等，右边有一张小桌子，两条长
凳子，小桌上放着一个大茶壶，几个黑陶土杯子。

李叔的铁匠铺在街口，离集市有几百米，人们路过时常会
收住脚，进去看会儿打铁，扯会儿闲话；赶圩归来的乡亲也会
在这里歇歇脚，用黑陶土杯子喝几口大茶壶里面的水。遇到
熟人，李叔也会跟他们聊几句。小孩则趁这个间隙，争着拉风
箱，风箱一拉，风进火炉，炉膛内火苗直蹿，迎来一屋子的欢
腾，李叔也任由孩子们嬉嬉闹闹，直至开工，才把这些小屁孩
们“赶”出去。

动力来自短暂的爆发，趁热打铁。透过门铺，李叔系着被
火星烫出无数个洞眼的皮围裙，赤膊在炉火的映照下呈现出
红铜色，显得格外健壮有力。李叔的目光锁定在锻造的铁器
上，当铁块在火炉里烧得通红时，李叔左手握铁钳，右手握小
锤，迅速地把铁块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利落地落下第一锤。他
的小锤敲到哪，徒弟的大锤便打到哪。小锤落下有轻和重，轻
则暗示大锤轻打，重则提醒大锤重打。打铁时，锤落如雨，火
花四溅，场面煞是好看。“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轻重缓急如同战
鼓雷鸣，又似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一块普通的铁板，经红炉大
火熔炼，需要经过30多次淬火，打磨，开刃，锻打1000次，方
能成为一把削铁如泥的菜刀，最少要锤打36000次才能成为
一口“体如明镜”的不粘铁锅。李叔打出来的刀，声若龙吟，切
姜如玉。李叔牢记师傅的话，干活就要仔仔细细，只有精益求
精才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顾客。李叔对打造的每一件铁器都
非常认真，锤锤到位，凭多年的经验，一块平淡无奇的铁料经
过千锤百炼，变成斧头、铁镐、刀具等利器，是生活生产工具，
更像是具有灵魂的铁器艺术品。

我常去李叔家铁匠铺玩耍，李叔一闲下来就喜欢问问我
的学习情况，他经常用废铁给我打一些刀枪之类的玩具，还给
我打一个专属铁凳子。李叔说读书与打铁是一个道理，需要
坚持不懈，用心锤炼。一次放学归来，我无意间说起学校一间
泥瓦教室倒了，学校准备盖一间砖瓦房，好像钱不够，李叔当
晚就找到校长捐了100块钱，那可是他一年赚的辛苦费。

不知从何时起，李叔铁匠铺“叮叮当当”的交响乐逐渐变
得稀落，最后静寂无声，被时光遗忘了。不打铁的李叔，落寞
地开着三轮车四处转转，见着路上遗弃的烂铜废铁便捡回去，
堆在角落里。慢慢地，李叔改行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铁匠
铺变成了废品收购站。赶集归来的乡亲没事也还喜欢到他那
儿歇歇脚，亲切地唤他“铁匠师傅”，聊上几句。说起过去的打
铁生涯，李叔的神情会涌起几分自豪。

带十多岁的女儿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当户籍科工作人
员询问出生地，她竟抢在我前面脱口而出：“来宾！”这多少让
我感到一点欣慰，这些年的唠叨没白费。而氤氲心中多时的
乡愁，也因此油然升起。

2013年底，我忍心割舍相处甚欢的朋友同事，卖掉在来
宾的房子，转到南宁工作。那时女儿才刚满一岁，蹒跚学步跟
到南宁，如今已是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虽然她没学会母语，
所幸还记得自己的出生地。

出生地是一个人的根，而故乡是人的魂。我以为，从主观
上来讲首先必须有家的归宿感，有深厚的亲友关系；其次，最
重要的是她能在一个人的命运转折期起到关键作用，包括文
化的熏染，思想的孕育和性格的养成。若以此作标准，来宾无
疑是我的第二故乡。

关于来宾的记忆，并不会因我重返次数屈指可数而淡薄，
反而时常浮现脑海，不经意间回味。若遇到新人新事新景，往
往以当时的经历作参照。在来宾整整工作生活五年，那些经
历，像一面光洁的湖水，映照蓝天白云，也像一坛珍藏的老酒，
舍不得去喝，更像一个磁场的原点，拥有无形的引力。有时只
能默默念及，朋友们是否安好？城市的形状，街道的模样，是
否改变？那些当年把酒言欢的场所是否依然还在？世界之
大，走不到尽头，只有故乡的消息牵动心头。

因为她曾经慷慨地接纳我。2008年 3月，我还没有从大
学毕业，就受到来宾市文艺界领导班子的亲自引荐，给予工作
饭碗的机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因轻狂受排斥，反而得到
百般呵护和栽培，在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生活，迅速掌握为
人处事和工作方法，明确了事业的方向，有机会为这座新兴之
城尽一个文学青年的义务。

我也同样见证她脱胎换骨的历史进程。从一个陈旧的
桂中老县城，在短短几年内摇身一变为功能齐全、颇具现代
感的新兴城市。拓荒牛的精神，白加黑的干劲，敢为人先的
气魄，为她赢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成绩。那时为了做好
来宾市经济社会发展这张试卷，全市上下轰轰烈烈开展“万
名干部问计于民大调研”活动和“三万三进”行动，邀请农民
群众进城住领导家，发动机关党员干部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
同劳动。那时我还是来宾市文联一个 20多岁的小科员，却
也有机会参与专家齐聚的各种规划会议，发表意见。这在其
他地方难以想象。

由于成立的时间不长，来宾亟需各方人才加盟建设，又因
为这座城市的决策层脱胎于原柳州地区行署的队伍，天然有
一种忍辱负重的使命感，因此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劲头很
足。加上桂中地区人民朴实硬朗、直爽豪迈的气质等多种人
文因素，促成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品格。

其表现之一，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尊重每个人的才华和创
造力。其二是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天下来宾，来者上宾”，这
句城市广告词名副其实。

仅举文艺界为例，十年前我的高中同学阿励四处奔波难
以落脚，最后单枪匹马到来宾市，凭借书法特长搞教学，从一
个学生开始做起，如今已发展成地方艺术教育领域的龙头企
业，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年前，我的朋友青
年文化学者吴鹏毅也加盟来宾的高校，迅速成为业务骨干。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其他领域的人才以来宾为起点，走向更广
阔的事业天地。在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中，每每谈及在来宾工
作生活的经历，无不心怀感激。

十五六年前，来宾市政府行政大楼的四周还是荒草丛生的
土坡、荒地、水洼，经常看见牛群闯进市区吃草，后来短短数年
间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引
水入城灵气倍增，新种下
去的树苗经历十几个春秋
已然茂密繁盛，全市列入
全国森林城市。宜居家园
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我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感到
骄傲，也为故乡的人们感
到自豪。

木达木达木弄木弄
罗伟才 文/图

（郭光前 摄）《丰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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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暑假期间，，景区游客如织景区游客如织。。


